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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明初“洪武赶散”之后，兴化人丁
骤增，人文蔚起，在“顾、陆、时、
陈”宋元四大家的基础上，又形成了

“高、宗、徐、杨、李、吴、解、魏”
八大望族。他们多为世家大族，虽各有
兴衰浮沉，但其家学深湛，教养有方，
子弟中秉承家教，多有贤者。吴氏家族
的门庭下，就立着一位官至宰辅的吴
甡。

进士及第

1369年，出身世家大族的吴方正偕
其四个儿子从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在儒
学街西街及其周边地段筑屋定居，日夜
繁盛。

二百二十年后，1589年，万历十七
年，后来被誉为“平章纶阁”的吴甡就
出生在这里。父亲吴三畏，是饱学之
士，官任广东韶州府推官，居官清正，
强项不阿，为学为人为官都成为他耳濡
目染的有益滋养。生于水乡的吴甡也和
其他耕读世家的子弟一样，幼承庭训，
发愤读书，学业日进。

1609年，吴甡第一次赴乡试，即以
第26名成举人。这一年，他21岁。四
年后，1613 年，万历四十一年，25 岁
的吴甡含笑走出殿试的朝堂，一切尘埃
落定，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进士科名
已入其囊中。兴化城隍庙桥南的南大街
上，添建了为他和父亲吴三畏所立的

“父子科第”坊。有人劝他请托朝中，
谋以美差，他拒绝了:“始进，当静听
朝除，岂可向人营求耶?”他不是不
懂，但他不屑。

仕途起落

心怀社稷的吴甡，进士及第后踏
上仕途，从知县任上开始，历万历、
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仕途坎坷，
几经起落。

吴甡初仕，先后任邵武、晋江、
潍县知县。他关心民瘼，造福于民，
正身立己，秉公执法，不畏强暴。“吴
令风采不可犯”，晋江当地乡绅间的这
句传言，是美誉，也是敬畏。在邵武
三年任满，考绩举为“卓异第一”；在
山东潍县，他被选为“廉吏”。百姓为
其集资建生祠，匾曰：“宏才卓品”。

1622年，吴甡被升为御史。
作为御史，行监察百官之责，一

需慧眼，机敏洞察；二需胆识，敢说
敢当。吴甡二者兼具，严气正性，忠
诚敢言。尖锐的锋芒指向权势炙手的
魏忠贤及其阉党。当时熹宗怠政，远
仁哲，任奸佞。魏氏爪牙工部尚书姚
思仁借修皇陵之机卖官鬻爵，吴甡弹
劾其“损国体而亏考思”。冯从吾、邹
元标、文震孟因反对阉党遭到排挤。
吴甡从公心出发，提请召还三人。褒
其政敌而贬其亲信，这就必然积忤于
权倾一时魏忠贤，吴甡第一次被罢
官，豺狼当道，“修齐治平”的抱负撞
破在黑暗的朝堂。吴甡怫然归里，或
从岳父王继美游学各地，或闭户读
书，自遣其怀。

1627 年，崇祯帝即位，面对衰颓
的江山，力图重振，“大治忠贤党”，
诏令为被阉党害死、贬谪的官员平
反。1628年，吴牲奉旨复任御史。

1629 年，吴牲出任河南巡按。在
豫任上，他励精图治，敬礼先贤，建

伊洛书院，培养人才，惩恶爱民，为
豫民所推爱。

1631 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
“盗贼”四起。崇祯诏命吴甡赴陕赈
抚。民瘼系心的吴甡，因势运筹，一
面赈灾治荒，蠲减赋税；一面整肃吏
治，严惩屯积居奇的贪吏。其时史可
法正任西安府推官，人品端正，才华
出众，吴甡对其爱惜有加，与之共商
赈事，不拘一格大力提拔，为日后史
可法在南明政权中脱颖而出以至成为
撑持半壁江山的抗清砥柱起了很大作
用。由于吴牲筹划得当，赈抚得力，
救治饥民 30 余万，陕西乱局因此暂得
安定。

1633 年 ， 吴 甡 被 擢 升 为 大 理 寺
卿，主管全国刑狱。次年三月，升为
通政使司左通政，九月再升为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兼山西巡抚。

这时，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
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正烤炙着根基
日朽的大明江山，西北地区尤为炽
烈。身为山西巡扰的吴牲到任后，整
顿吏治，修筑城墙，缮守备之具，扼
守河防，尽力稳住山西时局。当时山
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等受前巡抚招
抚，放纵兵众恣意扰民。吴甡集中精
锐，将他们依次歼灭。在剿抚的过程
中约束军纪，恩威并施，尽量减少杀
戮，竭力缓解内患。知兵娴将的吴甡
抚晋四载，惩腐纠弊，安民除患，不
戮无辜，声绩卓然，军民戴之如父母。

1637 年，长期劳心费力的吴甡积
劳成疾，谢病归里。

在兴养病期间，吴甡与魏应嘉等
兴化士绅礼请天童派名僧密云圆悟座
下大弟子石奇通云率众飞锡兴化，掩
关面壁于南门普润庵。吴甡与石奇交
契，经常请益探禅问道，于佛呗之声
间荡涤俗世尘埃。

晨钟暮鼓可以淡欲清心，却不能
靖日渐弥漫的四方烽烟。1638 年春，
边情告急，诏旨起任吴甡为兵部右侍
郎，吴甡因病不能行，拜疏恳辞。兵
部尚书杨嗣昌以边关紧急，吴甡久不
至，请旨改用他人。喜怒无常的崇祯
盛怒之下，将其“落职闲住”，吴甡第
二次被罢官。吴甡丢官，心情倒也释
然，于家宅以西升仙荡畔筑读书楼。
或秉清静，更宵独坐，读书养性；或
邀好友，持樽饯菊，刻烛征诗。

可内外交困的混乱时局还是需要
他来调理，1640 年冬，吴甡被再次起
用为兵部左侍郎，协理军务，辞谢而
上不准。无奈之下，吴甡只得于 1641
年春赴京到兵部任，崇祯视其为股肱
之臣。

1642 年，崇祯以“枚卜”遴选内
阁，54 岁的吴甡因此得选，被擢为礼
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入阁为相。吴
牲深知大明残局难以收拾，再三恳
辞，崇祯不允，诏“卿品德贞醇，才
猷敏练，勿辞也。”次年春，晋太子太
保、户部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
士，任内阁次辅。崇祯皇帝看中了他

“知人安民”“力任劳怨、克乂澄清”
“敏练贞醇”的才德，把他看作救时良
相。

一个人在历史上贡献的大小，与
他的能力相关，更与他所居之时势相
关。身处晚明的吴甡，才高八斗，胸

罗七略，为官清正，励精图治，吏治
有为，政绩斐然，才堪大任，却所遇
非时。他想“救时”，然而冰冷的现实
使他有心补天，无力回天。惨淡经营
的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王气销
尽，人心涣散，颓势难挽，各类矛盾
日益激化，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外
部，强势而彪悍的满清军队一次又一
次地叩响关门，一旦绕关入塞，则大
肆掳掠；内部，1643 年，已建立政权
的李自成义军连克襄阳、荆州、承
天，京师告急。崇祯焦头烂额，疲于
应付，想到吴牲赈秦抚晋，久经兵
事，素有重名，于三月下旨命吴牲督
师湖广抵抗义军，以冀挽救颓局。

吴牲受命于危局，却无法立即赴
任，运筹驰骋。做事踏实而清醒的他
疏请调拨精兵三万，计划一旦兵马集
至，自金陵直趋武昌，扼制义军南
下，井与孙传庭冀豫之师形成南北夹
击之势。崇祯帝诏令兵部速议发兵。
兵部东拼西凑，南征北调，尚书张国
维勉强答应将总兵唐通、马科及一万
京营兵归拨吴甡，又说这些军队正在
北征，等敌人退了才能调用。吴甡调
拨唐通兵，大学士陈演却以关门不可
无备为由，止而留之。由于各方掣
肘，即便这一万羸弱兵士，也不能立
即投入使用。

焦心如焚但又无兵无饷的吴甡，
呼告无门，只能束手以待。但等了又
等，却无兵可调，无“师”可督。他
不缺报国的热忱，可说到底，他还只
是一介文人，万卷诗书换不来万千雄
师。他不能撒豆为兵，挽狂澜之既
倒，支大厦于将崩，化腐朽为神奇。
这种无兵可调的窘状，高高在上的皇
帝不体谅，了解现状的官员装糊涂，
吴甡除了焦虑，只有无奈。是年四
月，清兵入关，崇祯命首辅周延儒去
蓟州督师北上。同样无兵无饷的周延
儒“曲承上意，朝受命，夕启行”，离
京后却不发一兵，避而不战，虚拟战
绩，谎报军情。兵者，大事也。在这
等大事面前，两位相国，一位虚与委
蛇，视国事如儿戏；一位笃实谨慎，
以天下事为份内事。忠奸之辨，于斯
可明。但有周延儒之“表率”在前，
在崇祯逼视下万分尴尬的吴甡万般无
奈，只得答允五月辞朝，率弱旅南下。

可同样焦虑却又暴躁的崇祯等不
及了，他不作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宽
慰，只有气急败坏的怒斥和责詈。第
一天刚出劳从骑，赐赏银牌，晋升吴
甡。仅隔一夜，就忽然下诏责备吴逗
留京师，有命不行。认定他百方延
缓，委卸避责，命削去吴甡官职，交
法司议罪。十一月下旨将吴甡发配云
南金齿卫所！

束手无策的吴甡喊天天不应，叫
地地不灵，除了叹息，他已没有挣扎
的余地，只能诚惶诚恐地听任皇帝的
一纸圣旨将他遣戌云南。

隐居“嘉遁”

蒙冤含屈的吴甡一路南行，到了
地接岭南的赣州南康。就在这里，吴
甡听到国变讯息。1644 年三月，兵强
马壮的闯王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
绝望中“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缢
于煤山，大明三百年基业隳于一旦。

五月，南渡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立南
明小朝廷，下旨赦还吴甡。

这时的吴甡，经历了三十载的宦
海浮沉，深知其间凶险叵测，祸福相
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当年
他依附于魏党的卵翼，与之同流，就
不会见存于崇祯。而身遭罢黜流放，
反因流放在外远离京师而不必殉职于
忠贞节义之下，或匍匐于义军铁骑之
前。

吴甡是刚正的，也是幸运的。他
没有因阉党的淫威而折节，也没有随
大明的江山一起倒下。

但一次幸运不等于一生幸运。官
场险恶，不入也罢。吴甡没有在金瓯
已碎、颓势难补、中兴无望的南明朝
廷中担任任何职务。在虚妄的尊贵和
平淡的真实之间，他选择隐忍和“嘉
遁”。

吴甡被赦回南京后回归故里，隐
居往来于兴化府第和与兴化接壤的高
邮司徒潭茆草塘 （今司徒镇曹张村）
之间。青门卖瓜，甘于寂寞，于淡泊
中安然。

司徒潭，有他的田产；兴化，有
他在升为御史后改建、扩建的祖宅，
东西两院，前后八进；还有他在升仙
荡边筑建的读书楼。相传元末明初，
兴化四圣观的道长全真羽士柴元皋曾
于此得道“升仙”，仙逝而去。吴甡筑
楼于此，取楼名为“柴庵”，并以此自
号，亦不无仰慕仙踪之意。他的名
中，有两个“生”，一个献给了他力不
能挽的明廷，悲壮地失落在“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炎凉世态；一个就留给
参悟大道、回归本真的自我，超荣
辱，越穷达，致虚极，守静笃，对荫
柳好花、春景春华，邀仙鹿为友，遣
诗文作兴吧。

可他终究抛不开文人的禀赋，身
居乡野，仍心忧社稷，魂牵故国。“一
楼虽小万卷富，俯瞰南津烟霭间” 。
春灯燕子，秋雨萤光，残夜凝寒，沉
沉漏尽，吴甡在这里念旧君，怀故
国，反思历史，总结教训，整理诗
文，笔底寻求安慰，书里找寻共鸣。
将居官时历年奏疏整理而成的 《柴庵
疏稿》、杂述一生遗事的 《忆记》、记
载性理格致之言的《寤言》、辑采汉晋
唐宋将相事迹的《安危注》，还有《柴
庵诗文集》、《嘉遁堂集》 等，一卷卷
著述就这样把他的晚年充填起来，铺
陈开来。

1670 年，清康熙九年，82 岁的吴
甡在兴化居所安然去世，葬高邮司徒潭
张家庄。四牌楼上，增添了一块属于他
的“平章纶阁”匾；吴氏府第西侧南城
内大街上留下了一座“父子科第”跨街
牌坊；他的故居，蒙积着640多年历史
的霜雪风尘，偎居于陋巷深处，也侥幸
躲过无数次劫难而存留至今。

虽然相府高风已杳，侯门显赫不
再。那曾有的腾达，已失落在过去的尘
烟。但毕竟能使我们穿过雨水滴蚀的石
阶，透过苔痕满积的窗扇，听到时光的
吁叹，窥见历史的变幻。

救时良相：吴甡
□文/潘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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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湖 顾同义郑家大场

□刘永福寻访“扬州八怪”纪念馆
“扬州八怪”里有两“怪”是我的老

乡。郑板桥的故居和墓地我都仔细地看
过，郑板桥的来路和去处，我都已经知
道，他艺术生命最重要的阶段，让他声名
鹊起、名垂千古的地方，就在扬州。

我的足迹遍布扬州的大街小巷。只
在瘦西湖的月观发现了一对用“板桥体”
书写的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
山。”在个园秋山南峰上的住秋阁，我看
到了据说是郑板桥所题楹联：“秋从夏雨
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两处均得板
桥体秀劲清奇之神韵。是不是板桥亲笔
手书，就不得而知了。另外，我还看到了
瘦西湖的静香书屋的题匾“静香书屋”四
个字，是金农的漆书，书法古朴奇拙。

在平山堂游玩时，我听到一个故事。
金农客居扬州，盐商仰慕他的名声，都想
宴请他。有一天，某盐商宴客平山堂，金
农坐在首座，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
行酒令，依次到了主人，主人苦思不得，
众客议罚，主人不得已，仓促成句，“柳絮
飞来片片红”，众客都笑他是杜撰。金农
说，这是元人吟咏平山堂的诗句，很贴
切。大家要金农说出原诗，金农吟诵：“廿
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记旧江东。夕阳返
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都佩
服他博学。其实此诗是金农即兴所作，意
在替主人解围。

这个故事，我父亲也给我讲过，故事
里替主人解围的是郑板桥，而不是金农。
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的事，在名人故事里
应该是家常便饭。

我对扬州就有些不满，也为“扬州八
怪”鸣不平。扬州平山堂、谷林堂、欧阳
祠，雄踞蜀冈，高大轩昂，装了两个历史
名人：欧阳修和苏轼。“扬州八怪”却没有
值得纪念的立足之地。欧阳修做官的地
方多了，“扬州八怪”却为扬州文化所独
有，成了扬州的城市名片。“扬州八怪”在
世时过着清贫的日子，却留给扬州丰盛
的精神财富，不但在世受到轻贱，死后也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后来，“扬州八怪”纪念馆已经筹建，
并于1993年底建成开放。纪念馆在一个
叫淮海路驼岭巷的地方。当时，我坐公交

到文昌阁，一路询问一路走，由文昌阁向
北经汶河北路，转四望亭路。我询问的最
后一个人，是一个不足六十岁的男子，他
有扬州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他平静而温
和地说：我带你去。他把我一直带到纪念
馆，一声不响转身就走了，我的感谢都成
了多余，唯有目送他默默走远的背影。

纪念馆是由一个叫西方寺的寺庙改
造而成。这里也是金农晚年的寄居之地。
文人落魄时，流浪在外，住不起旅馆，就
宿在庙里，还能蹭口饭吃。金农可能在西
方寺住惯了，他老了，不想走了，还带起
了徒弟，他的徒弟也是书画高手。我在看
郑板桥传时，发现郑板桥所到之处，都跟
寺庙住持交情颇深，受施者与施与者因
文学和艺术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扬州，李
鱓和郑板桥都曾先后借宿天宁寺。我父
亲的板桥故事里说，有个寺庙的小和尚
曾促狭、戏弄板桥，推迟吃饭的钟声，当
板桥去时，饭已被吃光。当然，这个插曲
并不影响寺庙有恩于“扬州八怪”的事
实。

主展厅是明代建造的楠木大厅，架
梁规格不逊于故宫建筑。架梁不同于扬
州的精雕细镂，而是遍施彩绘，构图简洁
鲜明。大厅彩绘为扬州地区罕见。

这个展
厅完全配得
上“扬州八
怪”。这个寺
庙也非常适
合“扬州八
怪”。

大厅门
口廊柱上，
是一对金农
漆书楹联：

“三千余年
上下古，八
十一家文字
奇。”纵横古
今，大气磅
礴。大厅正
门一对板桥
体楹联，内

容亦出自郑板桥之手：“删繁就简三秋
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就是这幅对联，成
为“扬州八怪”书画创新的旗帜。

大厅正中，有十五位清康、乾年间活
跃在扬州的书画家石膏塑像，姿态或站
或坐或蹲，神情潇洒自然。现在我们知
道，“扬州八怪”不是八个人。“八怪”“丑
八怪”是扬州方言，是指一个人行为举止
不合规范，不合俗流。扬州的正统画派认
为这些不入流的画家，是另类，是旁门左
道，并送给他们两个不雅的称号：“八怪”
和“野孤禅”。

大厅四周有与“扬州八怪”有关的介
绍、书籍、字画。据纪念馆统计，全国文博
单位保存的“八怪”作品有2389件，黄慎
327件，郑板桥322件，李鱓 321件，华岩
297件，高凤翰238件，金农218件，罗聘
212件，边寿民107件，其余是两位数或
个位数。这些还不包括收藏在个人手中
的作品。“扬州八怪”现存作品的数量是
可观的，令人欣慰。

大厅后面是金农寄居室和精品陈列
室。东西廊房主要是“扬州八怪”的书画
石刻。

“扬州八怪”来自于全国多个地方。
仕途无望，或仕途走到尽头，就想到富庶

的扬州，以画代耕，混口饭吃，但境况大
多比较凄苦。金农晚年“零丁一人，只有
梅、鹤、病痛、饥饿为伴。”郑板桥第一次
到扬州卖画，“实救贫困，托名风雅”，生
意也是门可罗雀。

没人购买的书画是凄苦的，没有观
众的作品是孤独的。

虽然贫穷，但肉体自由，灵魂自由。
相似的命运、共同的傲骨，令他们抱团取
暖，清高狂放，踏歌扬州，形成了足以冲
破传统、打破约束的创新的力量。

他们把传统踹到一旁，不拘成法，注
重独创。不走写生一路，着重写意，强调
性灵。他们率性而为，放大自身特点，笔
触直抵趣味，令扬州画坛为之耳目一新，
进而形成了后来所说的“扬州画派”，并
改变了中国整个画坛的风向。

“扬州八怪”说怪不怪。其实，他们是
剑走偏锋，是非主流，是创新。

我在想，扬州真是个很好的平台，如
果“扬州八怪”里的每一个人，分散到各
自的家乡，他们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自
成一派，流芳后世。

墙壁上的每一幅作品，都代表了艺
术家当时的最高水平。对他们的尊重，就
是走到作品前，做一个认真欣赏的观众。

兴化市大垛镇管阮村是全国小康绿
化村、全国绿化千佳村、江苏省文明村、
江苏省小康示范村，西距宁靖盐高速公
路兴化互通出口处1公里，国道G344在
村前东西向经过。现列为江苏省第二批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村之一。
郑燮墓，位于管阮村老庄台西北角

的郑家大场，原址占地约3亩，系郑氏祖
先墓葬之地。清雍正年间（1723—1735
年）郑板桥曾在管阮庄设馆授徒。

1765年的 12月 12日郑燮病逝后葬
于此，墓前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石香
炉、石烛台。多少年来由于人为和自然
的原因，郑家大场变化不小，特别是文
革期间，遭到的毁坏最为严重。前面是
几户砌了住房，后面是农村里常见到的
草堆、猪圈、厕所。祭祀用的石器散
落。郑氏祖坟呈西南向五位祖，最西北
上的祖坟在出大场的嘴子上，嘴子前面
有个小坳子，长约5米宽约3米，能停
一条沓子船。从南面来的河水到此形成
一个小小的回流，是个上有活水来转得
动兜到财的地方。

在这里有个小故事：郑家大场南边
是顾家滩子，北边是罗家嘴子。河北圩子
上是姓罗人家的祖坟。河水自庄西头往
北向东北流去。郑板桥的祖父在庄后头
东西向的河上打了一条南北向的坝头，
以示用东西撑（兴化方言撑与郑、掷同
音）住锣，锣就不响了。罗家被这么一撑
就遭到破坏了，就不兴旺了，两家也就为
此结了仇。一次，郑板桥回乡祭祖，知道
了这件事，随即叫人把坝头开了一个大
口子。从此郑罗两家又和好起来，庄户头
下田撑船也不要抱住庄子绕一圈了。抗
日战争的时候，为了阻止日伪军队向北
到我游击区扫荡，草冯区委组织抗日军
民在坝头埂子上打了木头暗桩，日伪军
队的汽艇开到坝头，开足马力都开不过
去。

管阮村的小河南，它的东南角有一
座小小的土地庙，约10平方米，从五塘
港过来的水，在小庙东山沿村庄东头向
北流去。据说这里就是凤凰的头。在小庙
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山尖子”的小圪，
有近200平方米，是凤凰的右边一只翅

膀。有坝头与小河南相连。
凤凰的左边一只翅膀在板桥林园东

北的河中心，是一个叫“安塘”的四截垛
子，原有3亩大。安塘的中间有一个高脚
亭子，说是有金子被陈卞庄的和尚拿走，
三四十年前管阮的妇女在安塘上扒山
芋，用耙子掘山芋，还掘到古代熬盐的古
井砖，井砖好大有卯榫，据有关人士介绍
说是宋代的井。并捡到唐宋时代的瓷片
陶片，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做过盐场。

郑家大场自西南到东北有五条自然
河流，形似于凤凰的尾巴，凤凰的头在管
阮庄东南，郑家大场就处在凤凰的屁股
上。1993年，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在参
观板桥陵园后惊呼：“这里五水交汇，真
是难得的风水宝地。”板桥祖坟就葬在这
五河交汇之地，称之为“五龙嬉珠”。

这里的第一条河是庄西山的河，沿
此过来是“野场”和“八亩垛子”，在“野
场”的北边、“八亩垛子”的西边向西有一
条东西向的不到一里长的倒水坳子，“八
亩垛子”的西边向北还有一条不长南北

向的倒水坳子（这是两个坳子）。从南边
来的水进倒水坳子，形成水的回旋，而且
在此停留，也应说是活水。

正北是夏家圩子。在郑家大场后头
的东北是河北圩子，它的西边是向北通
陈卞庄的一条河，在庄东山过来有一条
河。在郑氏祖茔的西北河边，50年前
有人在那里剐牛草，拾到一只装洋钱的
小坛子。在通河北居住点的大桥东侧朝
西的地方老早做过打谷场，叫“塌
场”，在这里通老庄台的河水不深，湴
河中间只有齐人一肩膀深的水。

板桥谢世后，风流余韵绵延二百余
年，追随者、研究者日益增多。有关他
的民间故事在扬州、泰州、山东潍县、
河南范县等地广为流传。山东潍县、河
南范县和我市都建了纪念馆。板桥林园
于1986年开始规划筹建，兴化市郑板
桥纪念馆首任馆长王挹清1986年春来
到管阮村调研。一起到荒废的郑家大场
察看的有刘双湖、杨炳炎、郭忠全、顾
同义5人，为此，提出了抢修计划和初
步规划。 （一）

扬州八怪扬州八怪 杨桂宏杨桂宏 摄摄


